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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世情􀳁风雅颂

􀳁世情􀳁信笔扬尘

􀳁世情􀳁人间小景

洪放，桐城人，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
作协副主席。现居合肥。

􀳁世情􀳁洪放专栏·蓦然回首

􀳁世情􀳁小说世情

夜色里，手往上一抬，碰着一条柔
软的冰凉的物件。心里一激灵：难道真
的遇见了青白姐妹了？那么丝滑，仅仅
凭着手感，就有说不出的媚态。而脚步
也就停在了西湖的堤岸上。心思离漫漶
也就差了一步，好在立即就定住了。柳
丝和着夜气，正在夜风中幽幽地来回荡
着。它一定也是在寻找有缘之人——偌
大的西湖，每时每刻都在寻找有缘之
人。而这些匆匆而来者，其实也是在寻
找自己心中认定的缘分。

只是，空走一遭的多，寻缘之梦幻
灭的多，被柳丝和湖水漠然视之的多。
但想想，这人世间，每天都在奔赴。既
是奔赴，便不断有幻灭，不断有破碎，
不断有寂寥。

一笑而已。我也因此笑了下。手已
经从柳丝上移向虚空。眼前湖山道不
得，所有的道，均已是过往的道，文章
中的道，传说中的道。只好不开口。不
开口，且选择在夜晚走近西湖。于苍茫
的旅行者来说，是明智的，是适合的。
只有此景此时，方能让身心稍稍地融
入，且获得哪怕如柳丝般的回应。

有人读西湖之月，透过月光，看西
湖三万年生死。湖是静的，巨大而空阔
的静，时光因其巨大空阔，了无痕迹。
这恰恰是来者所面临的悲伤。我们甚至
忘记了时光也曾在这湖面上，在这堤岸
上，在这柳丝上，来回荡漾。它们曾是
西湖水面上的某一只鸟，曾是西湖堤岸
上的某一行足印，曾是西湖柳丝上的某
一痕手温……可是，我们都看不见它
们。月下西湖，任是淡妆，任是浓抹，
我们都只在西湖之外。

有人读西湖之景。烟波声里，往
事悠悠，却无迹可寻。湖任是那个
湖，景还是那个景。即使有诸如东坡
公的苏堤，有两岸落花，十里棹歌。
但又能如何呢？来者仿如尘隙，纵是
东坡先生，又能在西湖的眉眼间，驻
留多久？

有人读西湖之墓。西湖的墓在夜色
中最能动人。很早些年，我在乡下的四
合院里，夜雨之中，读到：“幽兰露，如
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
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珮。油壁
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
下，风吹雨。”李贺号称有鬼才，他只合
为鬼写诗。这诗读得人冷气滋生，后背
出汗。想开窗又不敢，想大声诵出又怕
真的引来了一缕芳魂。数次到西湖，总
要看苏小小墓。一如这夜色之中，停在
墓前，有落叶沙沙的声音。这时候，却
一点也不怕了。只是有如水的凄艳，洇
染着西湖与人心。

当然，还有梅妻鹤子的林和靖，还
有精忠报国的岳武穆，还有……更多的
是没有名字的墓，消失了的墓。在西湖
读墓，就像我年轻时候住在桐城西山读
碑一样。读着读着，便知道了一些生
死，明白了一些取舍。古人云：不知
生，焉知死？同样，不知死，焉知生？

夜行人越来越少。所有被想象、传
说、文章和故事蒙蔽的西湖，此刻正由
花旦退回到了青衣。我是喜欢西湖成
为青衣的。想起刚刚读过的王摩诘的
《辋川集》。辋川之于王维，那是一种
创造。他在后半生的岁月中，创造了
他心目中的辋川。而我，走在这西湖
的夜色里，我其实也想创造一个属于
我的全新的西湖——我在西湖之中，
西湖也在我之中。湖于我，是创造；
而我于湖，亦是创造。两相成全的创
造，大概就是王维当年所追求的“诗
中有画，画中有诗”吧。而西湖是诗
还是画？我是画还是诗？

“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夜行
西湖，青山远了，白云消逝。我再次向
上抬手，却是一片无法通达的虚空。而
望向湖面，夜色愈深，只隐约看见青衣
之舞，如风在水，如星在汉，如梦在
心，如思在寂。

我突然恍惚。那柳丝，那墓，那
夜色，那山寺，那……西湖，我真的
来过么？

夜行西湖
周末参加一个职称考试，考点设在一所学校

内，中午为节约时间很多考生不出校门，简单吃
过午饭后便找个地方坐下来，继续复习，为下午
的考试做最后的努力。

我在考点一处长廊里，靠墙席地而坐，也拿出
整理好的重要知识点翻看，期望可以在考前再加
深一下记忆。看得累了，抬眼看看周围的考生，他
们有的像我一样倚墙而坐捧书复习，间或变换一
下姿势，调整久坐发麻的腿；有的在广场的台阶处
坐着，书摊开在曲起的膝盖上翻看，还有的在一棵
树下来回轻轻踱步，手里的书一会拿起一会放下
在那无声背诵……他们平时或许是公司里忙忙碌
碌的职员，也或许是公司里勤勉作为有待提升的

中层管理者，或许还有些是暂时在家休整的家庭
主妇，但此刻他们都是考生，是为了梦想而不断学
习加强自身技术技能的追梦人，他们认真专注的
样子，真的很好看，看得我不由有些眼眶湿润。

曾经的同事小李，前年准备CPA考试，下班
后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学习，公司聚会她无暇参
加，好友相邀游玩，她也是婉言推拒。上班的地
铁上她在学习、公司午饭后的一个小时休息时
间，她半小时午休，半小时看书，甚至在做家务的
时候，也塞着耳机在听课件。每天晚上她给自己
订下至少学习三小时的任务，如此这般苦读，两
年时间她就通过了考试。如今的她在一家会计
师事务所任职，时常看到她的朋友圈晒美食和游

玩的照片，照片中的她美丽大方，自信阳光。所
有的美好，我相信都是她用不懈的努力得来的。

朋友老刘，参加司法考试，一考数年，屡败屡
战，每次考试，不是这科差几分，就是那科差几
分。老刘不甘心，也不服气啊，时常大声唱着刘
欢的歌：“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便再次投入到考证的大军中。年复一年，老刘青
丝生华发，终于在备战十年后取得了律师资格
证。领到证的那一日，老刘邀请一众好友相聚，
席间，几杯酒下肚，他忍不住号啕大哭一场。我
们理解他圆梦时的喜极而泣，更敬佩他追梦的恒
心和毅力，要知道老刘的脑袋曾经受过伤，记忆
力比一般人要稍微差点，那么多的法律条文，对
他而言确实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常想，如果有天我们淹没在人潮中，庸碌
一生，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努力要活得丰盛。那些
为了生活的美好，不断学习进取的人，他们眼里
有光，心中有希望，不管最后是否能抵达自己想
要到达的地方，但是为了梦想而努力奔跑的样
子，真是又帅又酷。

追 梦 人
姜 燕

天还未亮，一片灰蒙，我便踏上返乡的车程。
正值冬至，车站的人也似乎多了起来，从满是厚重
的外套的缝隙中挤进去便是逼仄的车座，寻了一
个刚好没人发现的后座角落里安然地坐下。

发动机启动的声音就算是在后座也能听得
一清二楚，混着莫名的气味让人直犯恶心，直让
我无意睡眠。透过满是雾气的车窗窥见的一缕
天色似乎没什么变化，我用力抹了抹玻璃，萧疏
的枝条横生出几分清冷，连带着独属于冬天的孤
寂向车后倒去，像露天电影的放映员熟练地转动
胶片轮倒带。我尝试打开窗户一条细缝，想给狭
小的空间置换点新鲜空气，却被那裹挟冷冽空气
的寒风一下子灌入鼻腔，昏沉的脑袋似乎在这一
刻得到了清醒，旋即又下意识地关紧，紧接着传
来一两句听不清的嘟囔声，我默默缩了缩脖子，
将脸瞥向窗外。

车厢渐渐回温，雾气爬上了窗，我的脑子陷

入了混沌，身体也淹没在呼吸声里……
等待的时间总有点漫长，但令我惊讶的是下

车后的天色仿佛一如启程时的样子，但是似乎更
加灰蒙了，宛如一块淘洗了多次依然布满灰痕的
旧布料。所幸是冬至，不逢集照常还是有几所店
铺应着需求开着，置办点冬至要的东西，和老板打
了照面，东西太多，他也是愿意送到村里的。路过
几户村庄，绕过湖的下坎，几道弯便到了村口，村
里应接的人早已在等着，剩下寒暄的话便是他和
老板的，互相递烟，再扯几句有事要忙的话便匆忙
离开是他们几十年来的路数了，我想。

空气的冷似乎在火光中有所消解，被风卷起
的纸灰在空中飞舞着，鞭炮中的硫化物味道熟悉
而又短暂。大概是风与我作对，火焰总往我的方
向飘来，烫得我侧脸躲避。于是我站在远处看着
火光，痴痴地，仿佛火光渐渐在我眼底融化，失去
了它跳跃的姿态，世界与我都是荒诞的静寂，表层

梆硬的冻土地开始变得有温度。直至火光熄灭，
地面余温冷却，纸灰四散零落，余烬在一抹风中吹
得不留痕迹，像是水消失在水中，一切好像归于初
来时的样子，眼中才又重现冬日里的一片寂无。

穿过林子，弃居的房子赫然地出现，像是位
迟暮的老人在等我的到来，可是我并不是它要
等的人。我继续朝前走去，印象中灰瓦堆成的
围墙竟这般矮，庭中野树的枝杈早已横斜出
墙。脚下的砖路是何时铺的呢？缝中杂草细长，
又何时长起来的呢？多年的灰尘嵌在玻璃花纹
里，窗棂半朽。掸去裹在门锁上的塑料袋的灰，
锈迹斑驳，似诉说着多年来经历的风霜雨雪。推
门而入，与门外的土不同，屋子的泥土地已经龟
裂出大大小小的细纹，灰尘浮在空气中、铺在桌
上，躲歇在壁龛里，灰蒙蒙的，失去了色彩。拔下
后门的插销，遍地枯黄衰败的野草在劲风里摇
曳，后屋的墙上蔓延着雨痕，西侧的墙已半倒，
整座后屋看起来摇摇欲坠，弱不禁风，不忍细
看，遂离。出门东望，瘦弱的甬道里传来风的呼
啸声，是不平，是叹息。

来没有很久，却要回了，天空还是铅灰朦胧
的，我一时间竟然分不清是天色本就灰暗，还是
冬至的夜在向我逼近。

一年中最长的夜将要降临了吗？

冬 至
刘雪婷

大傻最近一段时间总是心神不宁。河对面
发生的一切让他好奇。

那边是同村的邻组，这几天有点热闹。其
实，说热闹，也只是来了一些人，在那边忙忙碌碌
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坐在窗前，看到河对面人影绰绰，大傻因无
聊而低落的心情不免好转起来。

村里很少有人了，大傻父母在县城打工，自
己从小腿有残疾，行走不便，初中毕业后只能跟
爷爷奶奶待在家里。爷爷心疼大傻，不让他下地
干活，大傻常常闲得无聊，就坐在窗前看风景。

以前，对面的绿树丛中掩映着栋栋砖瓦土房，
一到烧饭时间，炊烟袅袅，一派农家烟火。

现在大部分村民都出去打工了，为了小孩上
学，许多人家在山下的镇上或县城买了房子。整
个村成了空心村，越来越安静了。大傻眼中的风
景里难得看到一个人。

这天，大傻用自制的望远筒努力看向对面，
竟意外发现那些人中间，好像有秀秀的身影。秀
秀和大傻曾同读一所中学，大傻上初一，秀秀已
经高三了。那时的秀秀一头短发，穿着牛仔裤，
一双丹凤眼透着妩媚和傲气，大傻曾亲眼看见她
把一碗菜汤扣到一调皮男生头上，大傻对她的印
象太深刻了。

大傻想，她早应该大学毕业了，回老家来干吗？
她的父母都搬到镇上了，家里的房子都快塌了。

数月后，大傻又见一帮子人来到秀秀家，花
了三天时间，整修好了她家快要塌的屋顶。好像
镇村干部也来了，他们沿河而上，消失在山谷里。

没等大傻想明白，两个月后，秀秀带来了更
多的人，还开过来一辆货车，拉了一些东西，搬往
河谷里去了。

大傻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于是央求爷爷去
探探情况。

爷爷回来，皱起眉头，叹了一口气，女娃子读
了十几年书，白读了呃。原来秀秀要回家搞养
殖，准备在后山里头养娃娃鱼，说那里水质好，谷
里还有一条天然水洞。

那里，大傻小时候和小伙伴们去玩过一次，
悬崖峭壁，曲径通幽，一处洞穴从石壁下吐出一
股清幽幽的山泉，在岩前聚成一汪碧波深潭，犹
如山间的明珠。因为腿脚不好，那次大傻还摔破
了脑袋，后来大人就不让他冒险了。

听了爷爷的数落，大傻知道秀秀回乡创业了，
电视里头就播出过类似节目。但这样的事发生在
身边时，大傻还是不由得生出一丝遗憾和惋惜。

房子修好的当天傍晚，秀秀家的烟囱里冒出
了一缕缕白色烟雾，在夕阳的余晖下，袅袅上升，
好看极了。大傻喜欢看这样的场景，他心里忽然
涌出一丝亲切熟悉的味道，惋惜感顿时随着那烟
雾慢慢荡漾消散了。

从那以后，大傻每天必做的一件功课，就是

从窗口观察河对面。哪天来人了，哪天没见炊
烟，有多长时间没下雨了，凡此种种，从草长莺飞
到骄阳似火，从秋高气爽到白雪皑皑，大傻的心
情也在不断变换着。只是有一点没改变，大傻心
里特好奇，他想去那个神秘的山谷看看。

有一天，大傻真的去了。
爷爷奶奶回到家，不见了大傻，开始以为他到

附近溜达去了。可迟迟不见回来，这才急了，忙四
处寻找，终是不见人影。爷爷奶奶急得捶胸顿足。

傍晚，大傻父母急匆匆赶到家，他们想起了
大傻的日常，凭着猜测，决定到山谷里去寻找。

夜里，在那个水潭边，他们终于发现了大傻。
大傻全身湿透，被水流冲到一块石头上，已奄奄一
息了。原来，晌午，大傻一步一瘸来到山谷，想看
娃娃鱼，可一路搜寻，连影子也没见着，于是他冒
险想爬进水洞，由于腿脚不灵便，摔了下去。

大傻不能坐在窗户前看风景了。他真摔傻
了，躺在床上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没看到
娃娃鱼，没看到娃娃鱼。

后来，秀秀也不见了，她家的烟囱再也没了
炊烟。有人说秀秀养娃娃鱼亏了本，回城了。有
人说她争取了项目补贴，还是赚了，到另外的地
方搞新的项目去了。

一年后，大傻爷爷去世。这个藏在山里的小
村庄也越发地安静了。

再后来，不知是哪天，因核查常住人口，一村
干到了大傻家，大傻坐在窗前的椅子上，居然两
眼忧虑，说，这里太安静了，安静得好像村庄都消
失了。他问村干，什么时候还能看见那炊烟呢？

村干听后，悄悄地对大傻奶奶说，大傻不傻，
心里明亮着呢！

奶奶听力实在不好，她盯着对方，又望望大傻，
很茫然，只能着急地嚷道，你大声点，我听不见……

不能消失的炊烟
徐礼宾

和十一月讨论冷

七点起床，凉涟漪着秋裤
我冒失鬼一样对着鱼肚白吐了个脸
未有血色
红光在东方的宇慢慢地漫开

午饭无酒，但燥热着
褪去外套，大牌子的夹克
罩了一上午的愿景
被午阳烤焦
我得伏着土匍匐而行

铁锹和犁铧同一个质地
用深秋的温暖配合
孵出不远处的第一缕寒
热了吧
至少今天不冷
和十一月讨论冷不知道是谁的错

母亲不知道我晚睡的习惯

早年在乡下，或者过年陪母亲
我睡得比老家的黑子还早
就着几杯烧酒，烘暖了脚
听几段邻里故事就醉了
必须倒头就睡
但仍在黑暗中睁大眼睛
提防令我害怕的鼠、蛇及淤泥

自从住进九楼
没见过令我害怕的一切事物
放肆地敲打键盘
如朵朵浪花
一个句号就是一个凌晨

老屋里的母亲在微酣
屋顶的星星摇摆着
时而绽放
凌晨理应有露珠
一些东西露珠表态过无法包容
母亲嘱咐我一定要小心翼翼
即便是露珠，也不能打破

打破的同时，天亮了
整夜未眠的不只是我一个

酱

故乡
于我是一盆酱
小瓦上
芝麻在檐壁前竖立
野蜂开足马力
拉下夜的纱窗

青砖上的簸箕
簸箕上的腊菜
温顺的进入玻璃瓶
与一周作一次交心
被宠幸着进京

墨在纸上已是个案
比不上双手翻飞的键盘侠
初冬的红梅映于第一粒雪
呈梅状，显了红
故乡
于我是晒黑的
一匙酱

陈英的诗

寒潮来袭

昨夜冽风温骤降，
纷飞落叶畏秋寒。
柿红独媚高枝坠，
五色凋零一地残。

残荷咏叹

荷瘦池塘残影留，
欲抒诗意镜中悠。
秋萧唯我显风骨，
敢在寒霜示媚柔。

陈田的诗

杭
州
西
湖
（
剪
纸
画
）

刘
思
远

作


